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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天池

我 的 发 小 叫“ 雷 锋 ” 凡人生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回乡下去，与一众发小相约小酌，先到场
的负责打电话催人。有一个伙计忽然喊：“不
要忘了叫上雷锋！”我不解，忙问：“谁是雷锋？
雷锋是谁？咱这一伙谁改名雷锋？”伙计说：

“你别急，一会儿给你细说。”
伙计能说会道，一开腔就刹不住车。他

说：“你记得仓不？”我回答：“当然记得，咱小学
时的同学！”他就说起了和仓有关的事。

仓家庭贫寒，初中毕业后就自谋生路。仓
种过苹果，不成；作过小生意，又不成；后来修
理钟表收音机，凑合着能过日子。仓娶过媳
妇，媳妇跟人跑了。仓还有个孩子，小小年纪
就出去打工，多年无音信。这些年社会进步，
钟表收音机坏了，人们就买新的，仓就没事干

了，从此一蹶不振，一个人靠捡拾破烂、村上救
济、邻里帮衬混日子。

这时，“雷锋”出现了，他给米、给面、给油、
给药，不但给东西，还受仓的气。仓日子不好
过，后来又生病，脾气就大起来，常骂人，骂得
很难听，村上人都不惹他，也不理他，唯独“雷
锋”耐得了仓的骂。“雷锋”说，要理解、谅解、同
情，因为他是一个病人。再后来，仓闭门不出，
死在家里，被人发现时，景象极不堪。处理仓
的后事，“雷锋”先到场，买盆买毛巾，擦身穿衣
服，别人嫌晦气，“雷锋”不嫌。事情办完，村上
人说，这回多亏了“雷锋”。

伙计还讲了“雷锋”另一个故事。
他说 ，“雷锋”心很大，肚量宽，一般人不

忍的，“雷锋”能忍。一般人不容的，“雷锋”能
容。“雷锋”也有过一个“不对卯”的人。他们但
有纷争，“雷锋”总是一让再让，太过分了，“雷
锋”就远离，不再吭声。可是，当这个人去世
时，“雷锋”还是主动前去帮忙料理，而且在丧
礼上发表感言，说了逝者一大堆好话。有人说

“雷锋”，他根本没有那么好，他对你也不好，你
为啥把他说得那么好？“雷锋”回答，人都有短
长，他走了，活着的人只能记着他的好，咋能与
死人记仇呢，乡里乡亲的。

“雷锋”爱给村上人帮忙，但从来都不声
张。谁家有事，他就来了，帮着干一阵活，就走
了。留吃饭，他不吃，让喝水，他说声谢，又径
直走了。大家都理解“雷锋”，他很忙，没有功

夫和大家“磨闲牙”，他是养殖户，家里还有二
百多口（猪）等着喂食。

伙计喝了一口水，接着又说：“哥们，你忘
了没？雷锋还帮过你大忙呢！”我疑惑，但立
即想起来了。家父在时，曾患腿疾，就是他多
次开着三轮车，载着家父十里八乡地寻医问
药，还去逛庙会、看热闹，以分散家父的疼痛
感。这样的事情，真是大恩大德，于我来说，
是绝对不能忘记的。

我明白了，伙计说的“雷锋”不是别人，正
是我最要好的发小。他本名叫永军，小名叫黑
狗，因为善良、勤苦、肯帮人，村上人都叫他“雷
锋”。其实，他现在还是在村上继续坚守、努力
奋斗的党员之一。我十分敬佩这样的党员。

香一瓣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留 春 记
杨恒艳“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

人，却道海棠依旧。”易安笔下的暮春在卷帘时
惊现，而我，于晨露悄然沾衣时，才惊觉暮春已
将脚印印在满地落红里，她像一位羞涩的旅人，
总在我们贪恋她的温柔时，悄悄整理行囊，于是
我踩着她的影子，从晨光熹微走到繁星漫天，只
想在时光的褶皱里，再留春一晌。

清晨推开窗，清新的空气裹挟着隐隐约约
的花香涌入怀中。经过一夜细雨的轻抚，西府
海棠宛如美人垂泪，花瓣上凝着晶莹水珠，又似
春神遗落的诗笺，承载着春日的柔情蜜意。微
风轻拂，粉色花瓣如雪花般扬扬飘落，好似一场
静谧无声的告别舞会，连凋零都美得震撼人
心。忽然想起《红楼梦》里黛玉葬花的叹息：“花
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原来所有盛
放都暗藏离歌，而春天最摄人心魄的，正是这

“零落成泥碾作尘”前的绝美谢幕。
沿着青石小径前行，溪水解开了春的另一

幅画卷。柳丝已由嫩黄转作深绿，在风里甩出
万千柔绦，拂过水面时惊醒了沉睡的浮萍。溪

水潺湲，载着落花流向远方，恍若一条流动的锦
缎，上面绣着桃花、梨花与樱花的碎影。忽见几
只蜻蜓点水而过，翅尖划破水面的瞬间，碎金般
的阳光在涟漪里荡漾，让我想起杨万里“小荷才
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妙趣。原来夏天
的伏笔，早已藏在春天的尾声里。

步入广阔田野，田畴间的春景正悄然转
换。油菜花田褪去了盛装，却仍有零星金黄倔
强地立在枝头，像迟归的旅人回望故乡。麦苗
在风里翻着绿浪，沙沙声里藏着拔节的私语，蒲
公英举着白色绒球，只待一阵风来，就把春天的
消息播向远方。老农扶着犁杖立在地头，草帽
下的皱纹里盛着阳光，他俯身拨弄新苗，像在
温柔地抚摸岁月的纹路。此刻，我恍然领悟，
春天的离去并非消逝，而是把希望埋进泥土
里，恰似这些低头扎根的幼苗，早已在春泥里
听见了夏日的召唤。

日头渐渐西斜，山林成了春天最后的华丽
舞台。松涛阵阵，与清脆鸟鸣交织成一曲美妙
乐章，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树叶，在地面洒下一
片片斑驳的光影，宛如铺就的金色箔纸。山风
呼啸着穿林而过，带来布谷鸟急切地催促：“不
如归去，不如归去。”而一只松鼠抱着松果匆匆
跑过，踏碎满地花影，倒像是在替春天收拾那散
落一地的美好绝句。

月上梢头，我躺在草地上数着星星。暮春
的风带着暖意，混着泥土与草木的气息，在鼻
尖萦绕。远处传来蛙鸣，断断续续，像是春天
最后的告别词。一瞬间，清晨俯身拾起落花时
看到的嫩绿草芽和田头劳作的老农，一一浮现
在眼前，其实春天从未离开，她只是将自己揉
进了新叶的脉络、麦穗的拔节以及农人的笑声
里。就像人生，总在告别中遇见新的风景，那
些我们拼命想留住的美好，早已在时光里酿成
了永恒的记忆。

人间最美是清欢，留春又何必苦等花期？
你瞧，那漫山遍野的葱郁新绿，不正是春天写给
世界的永不褪色的浪漫情书吗？当晨钟在遥远
的山间悠悠敲响，我笃定知晓，下一个春天，正
在某个鲜花烂漫的转角，满心欢喜地等待与我
们再度相逢。

忆 温 叔
于利华

母亲说温叔不在了，我心里咯噔一下。
温叔眼睛大、圆脸，性格就如他的姓一样

温和，而他的老婆英肖姑的性格恰好与他相
反，脾气火爆，待人热情。英肖姑特别健谈，
大多时候都是她说，向来健谈的母亲也只是
偶然插嘴，我和父亲、温叔，只是坐在一旁
听。每次，温叔都会问我学习怎么样？说我
太瘦，让多吃饭，而后，再也没话。

温叔家与我家相隔不远。有次，母亲骑着
自行车载着我和妹妹去姥姥家，她刚拐到一条
大路上，就说：“看，你英肖姑家就在这个村。”以
后，每次经过这条路，我们总不自觉地朝温叔家
的方向看。逢年过节，去温叔家，温叔都穿戴整
齐地迎接我们。我们一进门，他就取出好吃的、
好喝的放在桌子上，然后笑眯眯地坐在我们跟
前，而英肖姑则是张罗着要给我们做饭。母亲
拗不过，就和她一起进厨房，留下我和妹妹嗑瓜
子、吃点心，听温叔讲他和父亲上班的趣事。

我上高一时，他们已搬进厂区新分的家属
楼。去他们家，英肖姑一如既往地热情，温叔
一如既往地温和。那会儿认识的人里住家属
区的人并不多，于是我和妹妹进门后，看看这，
望望那，既好奇又羡慕。正当我们左顾右盼
时，英肖姑打开桌上的糖果盒，抓起一大把糖
果塞进我手里，之后，她又从旁侧的柜子里取

出巧克力塞给我们。临走时，温叔给我们压岁
钱，又抓一大把糖果装进我和妹妹兜里，不容
分说地推着我们出了家门。那时的冬天很冷，
而心里却十分温暖。

英肖姑在我心里是完美的，而她和温叔却
是对欢喜冤家。记得有次温叔说辣子好吃，英
肖姑就给温叔碗里加了很多辣子，温叔生气
了，说再好吃也不能这样吃呀。记忆里，他们
两个都是性情中人，聚会时，他们因为什么事
说生气了，然后一前一后隔了很长的距离走
着。没几天，再来我家时，英肖姑依然有说有
笑，而温叔也是一脸亲和。

多年以后，在省城见到了温叔和英肖姑。
英肖姑一如既往地热情，温叔却一改往日的温
和，变得开朗多话了。听说温叔退休后，还在
外面接活，干了好几年。如今，他每天去公园
舞剑、跳新疆舞，英肖姑在家做家务、带孙子。
饭间，英肖姑不让温叔吃辛辣、油多的菜，温叔

一动筷子，英肖姑就拍他的手说这不能吃，那
不能吃，温叔笑了笑，去夹那些清淡的菜。

温叔在省城也有房子，但老两口为了看大
孙女，一直住在儿子家。有次，我休假陪父母去
看望他们。我们聊着天，英肖姑第一次安稳地
陪我们坐着聊天，还开玩笑地对妈妈说：“你这
两个闺女没给我们一个做儿媳。”温叔也第一次
抢着说话，笑着给爸妈讲他锻炼、旅游的趣事乐
闻，还有与英肖姑之间的“摩擦”。感觉温叔的
性格开朗了很多。

我与温叔和英肖姑虽多年未见，却没有陌
生感，很亲切，就像儿时一样。那天，我们在她
家待了一整天，直到月亮悄悄挂在树梢，我们才
出门回家。

以后，常听母亲提起他们的境况，也在朋
友圈和抖音里刷到他们生活的照片。他们的
大孙女已经上大学，又新添了个小孙子，看着他
们幸福的模样，我真心高兴。可是没想到，温叔
就这么突然地去了，让亲朋好友难以接受。

母亲说，温叔的葬礼上，父亲见到了不
少老同事，他们有的拄拐杖，有的坐轮椅，
有些还从外地赶回去，都是老泪纵横。

间百态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何金甫

白 檀 的 警 示

窗台放着一盆白檀，枝条如凝固的碧色闪
电，通体披覆金色绒毛，暮春时节，蛰伏的刺点会
迸出橘红苞蕾，像仙人掌脊背上飞出的火凤凰。

这原本是友人赠予的迁居礼物。最初三
年，它在温室里抽条疯长，青翠指节穿透防盗
铁栅，却始终吝啬花颜。我翻遍典籍调整水
肥，效仿古人月下焚香，它仍以静默对峙所有
善意，直至寒露深重的秋夜，我负气将这盆“不
识好歹”的绿植扔出阳台，任其在室外的凄冷
风雨里褪尽浮华。

次年谷雨，晨光吻上窗玻璃的刹那间，那盆
被扔在室外的白檀——八簇烈焰正在枯枝爆

燃，蜷曲的枝条镀着暗红锈色，像战士愈合的旧
伤，又似涅槃凤凰垂落的焦羽。

据《植物志》载，此物原生于安第斯雪山，
恰如高山茶树需经风霜方得醇香。白檀必须
挨过彻骨严寒，骨缝里才能攒出开花的力
气。幼时常见故乡的老梨树，村人执斧斫其
躯干，从伤口渗出的琥珀泪痕里结出的梨子
反倒格外脆甜。

可怜天下父母心！如今多少父母，倾其所
有也要给孩子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像给花蕾
套上抵挡风雨的玻璃罩子，却不知野杜鹃偏偏
在嶙峋石隙开得最艳……东北孩童在零下 30℃

的冰面摔出银铃般的笑声，深冬腊月的松花江
畔，那些灌进胶靴的雪渣子，那些冻得通红的苹
果脸，都是生命渴求的养料。

暮色漫过白檀暗红的疤痕，花影在粉墙上书
写古老的密语。蓦然回首，原来所有的生命都自
带缺口，好让星光涌入，教生命的枝条懂得如何
燃烧。我们拼命修补的“不完美”，恰是光阴预
留的锁孔，等待某个凛冽的清晨，与命运密钥严
丝合缝地咬合。

凝视眼前的白檀，我突然领悟：所有未完成
的绽放里，都暗藏着生命的密码，只是在经风历
雨后，才能看到生命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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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博

父 爱 如 山

“现在才听懂，你的冷漠是言不由衷，是不是最
伟大的爱，都安静无声……”今天偶然听到赵雷这首
歌，心头猛然一酸，他那沙哑的声音像根渔钩，生生
地一把拽出了我深埋六年的痛。

旋律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记忆的闸口，脑海里
一帧帧父亲在世时的过往，如潮水般涌来。拿出手
机，翻看父亲旧时的照片，心里五味杂陈。

小时候，父亲在我眼中是座巍峨的山，却也是
座难以靠近的山。父亲沉默寡言，总是一脸严肃，
我对他更多的是敬畏。父亲爱抽烟，那缭绕的烟
雾，仿佛成了我始终难以亲近他的阻隔。我偷尝过
父亲他的烟，辛辣刺激，但我从没尝过他生活的苦，
似乎也从未仔细感受过他曾经的喜怒哀乐。

在成长的道路上，我既叛逆又倔强，和父亲之
间总是会产生矛盾。我觉得他不理解我，不懂我的
梦想与追求。父亲却总是选择默默承受着这一切，
用他那宽厚的胸怀包容着我的年少轻狂。

随着时间流逝，我在生活的磨砺中渐渐成长，棱
角被磨平后，母亲说我越来越像父亲，但倔强的脾
气，父亲始终略胜一筹。我开始明白，父亲的严厉是
对我的期望，他的沉默是爱的另一种表达。可当我
真正懂得这份爱的时候，他却已经不在我身边了。

如今，我也已至不惑之年，成为两个孩子的父
亲。角色的转变，让我对父亲当年的心境有了更深
切的体会。这一刻我才理解，他曾经肩负着怎样的
责任，承受着怎样的压力。为了这个家，他默默付
出，毫无怨言。

我独自一人坐在房间，回忆着与父亲的点点滴
滴。那些曾经被我忽略的细节，此刻都变得无比清
晰。父亲在我生病时焦急的眼神；他为我遮风挡
雨的身影；我取得好成绩时他那一丝不易察觉的
笑容……原来，父亲的爱一直都在，只是安静无声。

“闭上眼睛回味，能想到的回忆很多，从小时候，
到长大以后。人生有太多的路口，太多的人忘了看
身后。”而我，在父亲离开后，才开始明白自己曾经错
过了什么。

父亲，真的好想您。这份心中难以言说的思念，
让我的眼睛变成了两片安静的海洋。

我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倒流，让我有机会再对你
说出那句一直没说出口的“父亲，我爱您”，让我有
机会好好报答你的养育之恩。可这一切，都只能成
为我心中永远的遗憾。

文 源

阎 纲 先 生 的 三 封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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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纲先生是全国著名的文艺评论家，这
个“著名”可是名副其实的。因是乡党的缘
故，我与先生多了一些交往，多了一些亲近。
先生的评论柔中带刚，先生的散文情真意切，
获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的《我吻女儿的前
额》就是一例。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先生
留恋故土、挚爱家乡的缱绻情怀和礼贤下士、
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

在我任职礼泉县作协主席的几年间，先
生每每回乡省亲，都会第一时间告知。因先
生的到来，也让我在小小的县城风光了起来，
一听到先生回乡的消息，就有人不断向我打
听先生的行踪。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先生回
乡，当时先生年事已高，却要我带他亲自登门
拜访在礼泉县城的每一位作家，看望之后，先

生对我说：“文源，咱到你家去看一哈。”先生
一进我的书房，环顾四周后，见墙上、地下都
是他的墨宝，打趣道：“文源，我该收税咧！”惹
得一行人哈哈大笑。

我和先生有过数次书信往来，至今还完
好无损地保留着先生的两封信。

第一封信是先生 1995年中秋节写的：“醴
泉写旧体诗的有孙迟，写新诗的有文源。旧
诗新诗我都爱，我是醴泉人。读《走向辉煌》
以贺！”这是我 1991年出版处女集《大自然的
启示》之后整理的一本歌词集，先生阅过后的
回信。信虽短，却纸短情长，重似千斤。孙迟
何许人也？礼泉文化的一面旗帜，诗书画俱
佳，德艺才三馨，先生把我和孙老相提并论，
确实让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后生汗颜羞赧，也

可见先生对我的器重和厚爱。
第二封信是先生 2001年 7月 19日写的。

这封信是随“张廉局长同封发出”，“恐再丢
失”，并一再叮咛：“收到务必回一纸。”这封
信，先生除了表达祝贺以外，对我的作品给予
了褒奖和鼓励。让我感动的是，先生是在爱
女咪咪周年祭的悲痛之中写的。信后他又将
18 日《别咪后归途偶占》的一首祭诗抄录于
我：“梦里寻你千千遍，须弥山复恒河边；芳魂
已随风飘去，荷塘月落又一年。”先生的悲天
悯人之心让我感动，心情几天都平静不下来。

2019年 10月，先生再次回乡参加文学活
动，14日中午我去看望先生，先生送我早已书
写好的四尺斗方一幅，并亲口念给我听：“文
源先生长于歌词创作，担任县作协主席期间，

推动文学创作有功。近年潜心文字学研究，
引人注目。已亥年金秋回乡重逢，书赠先生
以盼以贺，贵在独创！阎纲。”先生的肯定和
期望，增强了我诗解中国汉字、弘扬传统的信
心和决心。我之所以能取得一点成绩，这与
先生的奖掖和提携是分不开的。这当是先生
给我的第三封信了。

为人有德天长佑，行善无求福自来。先
生赐我的墨宝、信件、新出版的专著签名均
以“先生”相称，每次合影都要坚持站着，确
实让我受宠若惊，自惭形秽。先生的德艺双
馨，先生的高风亮节，先生的博学多才，一直
都是我学习和效仿的楷模与榜样！感恩先
生，不但让我学会了怎样作文，更让我学会
了做怎样的人！

打记事起，奶奶家就有台缝纫机，它的用处非
常大，除了奶奶做缝纫活外，也是我们玩耍的好去
处。我小时候经常坐在它的脚踏板上，看着轮子上
旁边的皮带发呆，等到奶奶把我拽起来，问怎么又
坐在这里？我说：“奶奶，这个皮带怎么不套在轮子
里？”奶奶温柔地回答：“不做活的时候皮带就要放
松，可以延长它的使用寿命。”

缝纫机的品牌是东方红，是西安缝纫机厂生产
的，这个工厂和我们家里颇有渊源。1965年，父亲
初中毕业考进了西安缝纫机厂的技校，毕业后便会
在这个工厂工作，要不是为了减轻家庭负担，退学
参加了招工考试，那么在父亲的工作履历中就会有
在西安缝纫机厂的工作记录。巧合的是四年后，奶
奶又购买了这个厂生产的缝纫机，于是它开启了为
我们家服务 55年的历程。

听奶奶讲，缝纫机是1969年夏季在西安工作的时
候购买的，花了 100元，这在当时也算一笔不小的开
销，是一个工人三个多月的工资。虽然花了大价钱，
奶奶却觉得很值，因为八口之家有了它的帮助，缝缝
补补的时间便缩短了许多。后来因为参加三线建设
工作调动，缝纫机也坐了回火车，被托运到了陕南。

缝纫机台面是棕色的，没有拿出机头前，它就像
是一张桌子，我也经常在这里完成作业。

奶奶只会缝纫，不会裁剪，于是家中的床板
上会压着各种用报纸或牛皮纸做的版样，纸样以
裤子居多。我工作之前穿的裤子，基本是奶奶用
姑姑们不穿的旧裤子改的，那些萝卜裤、锥子裤
陪伴我走过了青春岁月。初中时期，我遭受了同
学的讥讽，嘲笑我穿的不是流行裤型，殊不知未
来的日子里，她们为了追赶潮流，也争先恐后地
体验这种风格。

我上技校的时候还穿着奶奶给我做的棉裤，
那时候的学生为了美，冬天穿得一个比一个少，
而我就是其中的另类，愣是穿了三年的大棉裤，
直至参加工作。我们家里每个人都有一件棉坎
肩，都是奶奶用旧衣服缝制的，里面絮满了厚厚
的棉花，冬天大人们做家务、孩子们写作业，胳臂
不受限制，前后心暖暖和和。

结婚后，小家的被子缺少被罩，奶奶便买布给
我缝制了三个。这三个被罩我用了二十多年，只有
一个还保持完好，其余两个颜色都有些泛白，现在
我已经舍不得用它，把它珍藏在衣柜中。

奶奶搬家后，缝纫机仍放在窗台下，随着生活
质量提升和奶奶的年龄增长，缝纫机使用的次数越
来越少，我以为缝纫机已经不能再使用了。

去年夏天，二姑在家庭微信群里发了一段小
视频，视频里 92岁的奶奶在缝纫机前忙碌着。随
着奶奶双脚的踏动，缝纫机开始工作，她用双手
推着布料，看样子是在锁边。看着看着，我的眼
眶湿润了，仿佛又回到了孩童时期的那个夏日：
我从午睡中醒来，看到奶奶在缝纫机前忙碌的背
影，听见缝纫机转动的嗒嗒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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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的喧
嚣与匆忙中，我
总能找到一丝宁
静的慰藉——那
便是上下班路上
偶遇的那棵杏花
树。它静默无
声，却以温柔而
坚韧的力量，诉
说着春天的故
事。天气日渐温
暖，我的上下班
路途因这棵杏花
树而充满诗意。

季春清晨，
空气还带着寒
意，阳光柔和，却
未完全驱散冬日
的阴霾。就在这

季节交替之时，那棵杏花树悄然绽放，
宛如大自然最细腻的笔触，在灰白的
画卷上轻点几抹淡粉。起初，只是零
星几朵，羞涩地藏于枝头，等待着被发
现。我脚步匆匆，偶尔一瞥，心中泛起
一丝不易察觉的涟漪，却也为这日复
一日的行程增添了一份期待。

随后的日子，每当我经过那棵杏
花树，都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期待与
它再次相遇。而它，也未辜负我所望，
每日都以惊人的速度变化着。花蕾越
来越多，越来越饱满。终于，在一个温
暖的午后，杏花盛放，不再含蓄，以盛
大的姿态展现自我。它们密密麻麻地
簇拥在一起，将枝头装扮得粉嫩。微
风吹过，花瓣轻轻摇曳，散发出淡淡芬
芳，那是春天独有的气息，清新醉人。
我停下脚步，静静凝视这一树繁花，所
有的烦恼与忧愁都被这温柔的粉色融
化。古人云：“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
红杏出墙来。”杏花悄然探出，正是春
天无法遮掩的魅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杏花越开越多，
几乎覆盖整个树冠，美得令人心醉。
我开始注意到，每天都有不同的人在
这棵树下驻足，有人拍照留念，有人静
静欣赏，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对美
好事物的向往与珍惜。此时此刻，我
不禁想起宋代诗人宋祁《玉楼春·春
景》的名句：“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
头春意闹。”那“闹”字，用得何其生动，
仿佛杏花不仅在枝头绽放，更在心中
欢腾，将春天的热闹与生机展现得淋
漓尽致。

杏花，不仅是一种植物，更承载着
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情感寄托。在中国
传统文化中，杏花常常象征着纯洁、高
雅和希望。宋代词人陈与义曾描绘：

“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杏花树
下，人来人往，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故事
里前行。


